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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倩霓

不曾改变的呼吸

自己竟然能与陈羽飞成为同桌，李红艳真是喜出望外。

陈羽飞，一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。像轻盈

的羽毛一样漫天飞舞，多么浪漫，多么富有魅力啊！哪里像自己

的名字，李红艳，要多俗气有多俗气。据说生她的时候，家里院

子里的鸡冠花开得正旺，红艳艳，肥嘟嘟，爸爸随口就给她取了

个“红艳”的名字，还很得意地说“：女孩子叫红艳，蛮好听的。”

院子里长鸡冠花的家，当然是乡下的那个家。现在那个家

里，只剩下爷爷奶奶了，李红艳和爸爸妈妈，差不多半年前就从

乡下搬到了城里。

李红艳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书包放到新座位上，坐下以前，

对陈羽飞讨好地一笑。

陈羽飞嘴角动一动，算是回答。

陈羽飞原来的同桌随父母出国了，一直一个人坐在最后面

的插班生李红艳就幸运地补了空缺。

对于陈羽飞的冷淡反应，李红艳并不在意，她相信妈妈的

话：以心换心。从小，妈妈就一直这样教导她：好好地对待别人，

人家也会好好地待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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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妈妈，还有爸爸，李红艳都是很迷信的。她的爸爸妈妈

都是初中毕业生，在以前的乡下，初中毕业生是很了不起的。所

以，李红艳的爸爸妈妈能够发财。他们是靠养水产发的财。发

了多大的财，李红艳不清楚，反正她家在城里买了一套三室两厅

的大房子，李红艳也交了一大笔转学费，插班到现在的这所中学

念初二。

坐在陈羽飞的身边，不时偷偷地看一眼她洁净细致的侧面

像，李红艳真是觉得非常快乐。自己终于有同桌了，而且是这么

出色的同桌！李红艳并不太在意陈羽飞对自己的冷淡，谁让自

己身材粗粗，皮肤黑黑，穿着打扮一点也不人流呢。不过，自己

一心地对陈羽飞好，她最后总会对自己也好的吧！

一下课，李红艳还未来得及开口说一句话，陈羽飞就像一只

快乐的小鸟一样飞离了座位，飞到最后一排齐力的座位边，毫不

掩饰地大声说“：阿齐，周末我们去钓虾好不好？”

李红艳怀疑自己听错了。钓虾？钓虾有什么好玩的？而且

还要大老远地跑到乡下去呢。

阿齐，也就是齐力，他是班上的体育委员，是班上的核心人

物之一。他夸张地耸耸肩膀，说：“钓虾？哪儿有虾啊？是坐火

车到乡下去还是乘飞机到海边去？”

陈羽飞娇嗔地在齐力手臂上拍一下：“真是老土！绿女神饭

店最新引进的休闲项目都不知道！就在饭店底层啦，人造大水

池，里面放的是泰国沼虾，个儿很大的，很好钓。钓上来的虾，可

以在饭店当场加工，当场品尝，是不是很过瘾？”

“这主意听起来还不错，算上我。”赵天说。赵天是齐力的

同桌。

李红艳知道，他们几个，另外再加上几个次要人物，是班上

的一个小圈子。他们成绩灰不溜秋，在班上却极有市场。他们



第 3 页

是班里的时尚谍报员，所有最新的流行，最新的“星”闻，都是从

他们嘴里传播出来的。而陈羽飞，是这个圈子里的精灵。

有时课间，远远地看着陈羽飞像一片真正的羽毛一样快乐

地舞动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，李红艳会非常迷惑。以前在乡下，

成绩是最重要的，所以，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成绩优异的左朴能够

一直占据班级甚至年级宠儿的宝座（他现在不知道好不好？李

红艳有时候很想念他）。

而在这里，成绩优秀的同学当然仍是班里的宝，但他们沉默

寡言，除了考试或参加什么竞赛，平常的日子他们并不引人注

目。反倒是陈羽飞他们一伙，是枯燥的两点一线生活里的亮点

呢。很多同学都愿意在课间跟他们打交道，听他们说今年的秋

天将流行什么，王菲和谢霆锋闹姐弟恋等小道新闻。有一次，邻

班的两个女孩为王菲到底大谢霆锋几岁争论不休，来找陈羽飞，

陈羽飞非常权威地说“：十一岁！”那气派，那架式，唉，真是让李

红艳满心地羡慕。

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上，李红艳忍不住轻声问陈羽飞：“你

们明天真的要去钓虾吗？”

陈羽飞有些意外地看她一眼，说“：是啊，我们每个周末都要

出去休闲的。”

“休闲”这个充满情调的字眼终于使李红艳下定了决心，她

说话变得有点儿结结巴巴：“我，我想去看你们钓虾，不知可不

可以？”

看着李红艳满脸的羡慕和惶恐，陈羽飞嘴角浮起一丝含义

不明的笑容“：你？可以呀，随便。”

李红艳拿不准陈羽飞到底是高兴她去还是不高兴她去。但

不管怎样，她答应了，李红艳因此非常感谢她。

说实话，到城里几个月以来，李红艳一直过得很不快乐。在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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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里，她没有一个朋友，她一直一个人坐在后面，连找个说话的

人都找不到。班里的女生各有各的圈子，每一个圈子都牢不可

破。她插不进任何一个圈子里去。

课间独自坐在座位上，李红艳的思绪有时候会突然跳到以

前乡间的教室里去。那时候李红艳经常眉飞色舞，女孩子们围

着她，争着看她戴的会叫的电子表，或者新奇好看的玩具。李红

艳一向是很大方的，任何人都可以试用她的新东西。有时传来

传去，弄丢了，李红艳虽然很心痛，却也并不责怪谁。不过，左朴

是很少加入这种试用的行列的。有时李红艳特意将一支好看又

好用的圆珠笔送给他，他也只是笑笑，却不肯收下。这时李红艳

就会骂他“：死脑筋！”左朴也不生气，仍旧只是笑笑。

有时候呢，女孩子围着李红艳是问她数学题。李红艳以前

的数学是学得非常好的，成绩仅次于左朴。她甚至与左朴一起

代表学校到县里去参加过一次数学竞赛呢。

不过现在，她的成绩有点跟不上趟了。这里进度不一样，老

师的教学方法也不一样。有时老师一高兴，讲起城里话来，李红

艳更是听都听不懂。反正，李红艳觉得现在自己的脑子就像塞

满了稠稠的糨糊，搅都搅不动。

自己以前竟然是班里的数学尖子之一，这件事想起来简直

有点儿不可思议。

李红艳很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这时候的李红艳是坐在家里的阳台上，手里拿着书，却并没

有看。

星期六的早晨很安静，似乎整个住宅区的人都在睡懒觉。

阳光已经出来了，在离阳台一点点远的地方快乐地流淌着。

妈妈正在踮着脚尖晾衣服，听见她叹气，回过头来问她“：艳

艳，怎么啦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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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红艳说“：没什么。”想了想又说“：我下午要出去，跟我们

同学去玩。”

“跟同学去玩？艳艳你在班里交上朋友啦？是男的还是女

的？”

妈妈兴奋的神情令李红艳感动。她知道，其实爸爸妈妈一

直很担心她，妈妈甚至想将她再送回乡下去。“还是乡下人好。

待人实在。”妈妈说。但爸爸不同意，爸爸是这样说的“：一个人

不可能总是躲在角落里，总是要走出来的，迟出来不如早出来。”

李红艳回答妈妈刚才的话：“男的女的都有。领头的是个女

同学，很时髦的，在班上很有地位。她现在是我同桌呢，跟我关

系很好的！”说到后来，李红艳不知怎么吹起牛来了。她的脸有

一点红。

妈妈没注意到她的脸红，她一迭声地说：“这就好这就好！

时髦的城里女孩都懂事， ”说着，妈妈见识广。你要多跟她学学

从口袋里摸出一百块钱来“：带点钱在身上，城里的孩子，花钱都

很大方的，不要让人小瞧了你。”

临出门时，李红艳又在自己平常存下来的零用钱里拿了一

百元。绿女神饭店她是知道的，一座带后花园的四星级酒店，李

红艳从来没有进去过，不知道里面是怎样的花费，还有什么泰国

虾，一定也很贵吧。总之，多带点钱在身上，可以壮胆，以防第一

次就在陈羽飞他们面前丢丑。

李红艳特意比约定的时间晚去了一刻钟，因为她害怕一个

人呆在陌生又高雅的地方。

迎着他们走过去时，李红艳感到自己脸上的笑有点像是刚

在冰箱里冻过，又平板又僵硬。齐力首先发现了她，他毫不掩饰

地“咦”了一声，这一声“咦”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，目光里全是惊

奇和意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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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红艳尴尬地停住了脚步。陈羽飞没对他们说我要来吗？

她抬眼去看陈羽飞，陈羽飞的脸上居然也是一副吃惊的样

子，她一定只将李红艳的话当成耳边风，没想到她真的会来

的吧。

还好，她立刻就露出了笑脸，说“：欢迎欢迎，欢迎你加入我

们的休闲行列。”

她这一说，别的人也都露出了友好的笑容。

李红艳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穿着白制服、带着红帽子的服务生给他们每人送来一根精

致的钓竿、一小碟新鲜鸡肝做成的饵，和一只装有清水的小白瓷

盆 用来装钓起来的虾。

李红艳别扭地坐在有着精致扶手的白色休闲椅上，将装好

饵的钓竿小小心心地伸进清澈见底的池水中。很大的泰国虾就

那么呆呆地、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。不知为什么，李红艳突然觉

得这样的钓虾方式有点好笑，甚至有点装腔作势，一切都一目了

然，没有了一点点等待中的猜测和兴奋。

以前在乡下，钓鱼、钓虾是在水草掩映的小河里进行的。河

里有没有鱼呢？有没有虾呢？有多大呢？一切都是未知数，一

切都只有真正钓上来才能明了。那种猜测、等待和焦虑，才是垂

钓者的最大乐趣呢。

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一个小时，李红艳才钓上来六只虾。别

人的战绩也差不多。陈羽飞甩甩头发，说“：不合算不合算，一个

小时三十块钱，等于一只虾要五块钱呢。”

李红艳这才知道这种“休闲”的价钱。她心里暗暗地松了一

口气。一个小时三十元确实不值得，不仅不值得，简直还有点莫

名其妙。但好歹比自己预想的要便宜多了，自己带的钱绰绰有

余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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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力潇洒地冲不远处立着的服务生打了一个响指“：买单！”

陈羽飞快速地瞟了李红艳一眼

李红艳急忙掏口袋，一下子将二百元钱全部掏出来了：“我

这儿有钱。”

“呀，你带了这么多钱呀！”陈羽飞凑过头来。

李红艳有点迟疑地将钱递给她。

嗨，这儿有钱！每人三十，六个人一百八，还可以找回二十

块钱零头呢。”陈羽飞朝齐力飞舞着手中的钞票。

服务生接过了陈羽飞手中的钞票，走回账台，很快就拿回来

收据和二十元找头，交到陈羽飞手里。

陈羽飞将钱还给李红艳“：还给你啦！”

一直到回到家坐在沙发上，李红艳还有点回不过神儿来。

她一直没弄明白陈羽飞是什么意思，是他们借她的钱呢，还是算

她一个人请客呢？

“咣当”一声，是妈妈开门进来了。热死人的初秋天气，妈妈

却穿着厚厚的劳动裤，脚上还套着一双长长的黑色橡胶靴。

“咦，艳艳回来啦。玩得好吗？”妈妈抹一把脸上的汗，急急

忙忙进到厨房去找什么，一边回过头来问李红艳。

“好，玩得很好。”李红艳愣了一下，赶紧回答。

“这样就好。以后多跟同学出去玩玩，不要老是一个人闷在

家里。要钱用就跟妈妈说。不过也不能大手大脚，爸爸妈妈挣

的都是辛苦钱。”妈妈找了一大包黑塑料袭出来，又匆匆忙忙出

门去了。

李红艳继续坐在沙发上发愣。

星期一，李红艳走进教室时，陈羽飞正在声情并茂地向几个

女孩子说着周末的休闲新活动。看见李红艳进来，她朝她很洋

派地挥挥手，声音很大地“嗨”了一声，几个女孩子一齐转过头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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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李红艳。第一次受到这么多人的注目，李红艳脸都有点红了，

她兴奋又慌乱地冲大家一点头。

陈羽飞继续刚才的话题：“钓上来的虾我们没有在饭店加

工，加工费很贵的，不合算。”

李红艳眼巴巴地站在一边，盯着陈羽飞快速开合的两片红

唇，她真希望陈羽飞能告诉大家：李红艳也去钓虾啦，并且，还是

她买的单呢！

可是，一直到上课铃响起，李红艳也没能等到她想听到

的话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李红艳一直有些心神不宁，她不知道自己在

期待什么。是等陈羽飞他们还钱，还是希望能听到一声友好的

“谢谢”，李红艳自己都不太清楚。并且，她也不愿意自己真的很

清楚地去想这件事，这样，就显得她太小气了。对了，一定是自

己太小气啦，所以一直牵牵挂挂，总觉得这件事没有完结。

其实，现在陈羽飞对李红艳是很友好的，每次李红艳对她微

笑，陈羽飞都会以她特有的热情而略带夸张的方式回报给李红

艳一个洋派的手势。受她感染，他们那个小圈子里的人见到李

红艳也不像以前一样视而不见了，有时也会对她报以微笑。

这就够了。现在大家是朋友呀，朋友之间不言利。

李红艳现在变得有点快乐起来了。她觉得自己快要，不，是

已经，进入一个小圈子了。

所以，当在座位上听陈羽飞和赵天在悄悄地商量给齐力买

什么生日礼物时，李红艳觉得自己也应当参加。

“今天是齐力过生日吗？要是买礼物，也算上我一份吧。”李

红艳大胆插言。

陈羽飞抬起头来看着李红艳，说：“我们准备买一个冰淇淋

蛋糕送给齐力。冰淇淋蛋糕知道吗？现在最时新的生日蛋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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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现在身上带钱没有？”

李红艳不自觉地摸了摸口袋，她口袋里一直有钱，她每天都

习惯于带着钱上学，她觉得这样有一种安全感。在这座陌生的

城市里，她没有一个朋友，爸爸妈妈有时忙生意要忙到半夜，她

还得自己在外面吃饭呢。

现在她口袋里装有一百五十元钱。

陈羽飞注意到了摸口袋的手：“呀！你真带钱啦？”

李红艳掏出钱：“只有一百五十元，不知买冰淇淋蛋糕够

不够？”

陈羽飞将折得细细的钱展开来，一张一百元的，一张五十元

的。“应该够了吧！我们放学的时候就直接到蛋糕店去订好，叫

他们晚上送到齐力家去。晚上你没事吧？一起去玩！”

李红艳忙不迭地点头，一面掏出纸笔，仔细地记下齐力家的

地址。

这一次李红艳没有迟到，她准时地，并且有些理直气壮地按

响了齐力家的门铃。

令她再一惊地是，前来开门的齐力见到她居然也是一副大

吃一惊的表情。

在齐力毫不掩饰的注视下，李红艳的大脑里一片空白。她

毫无目的地左右四顾，一边说着一些语无伦次的话：“陈羽飞还

没来吗？她说⋯⋯我们要给你送冰淇淋蛋糕的。对了，祝你生

日快乐！”

齐力不说话，只是点点头，让开身子。李红艳僵硬地走了进

去，她觉得自己显得非常蠢。

陈羽飞已经在座，看见李红艳进来，随随便便地点点头。

李红艳觉得自己应当向陈羽飞问一些话，比如，蛋糕订好了

吗？钱够不够？等等。这些话可以为她证明一些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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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李红艳并没 她有走上前去，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

觉得自己问不出口。她只是拣了靠边的一张椅子坐下来。

桌上摆满了零食，还有大家带来的各种小摊上买来的廉价

，陈羽飞拿起贺卡。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阿妹的 话筒，跟

着唱起来。她的声音不好听，出声很不流畅，像是被人掐成了一

段一段的。但她唱完了，大家还是大声喝彩。

李红艳没有跟着喝彩，她神情恍惚地看着这些与己无关的

热闹。

门铃响了，陈羽飞大叫起来“：一定是蛋糕送到啦！”

她和赵天一起蹦到门口去，打开门，真的是蛋糕店的员工送

来了蛋糕。

蛋糕不算大，但做工精细，富丽堂皇。陈羽飞手忙脚乱地在

蛋糕上插生日蜡烛，一边叫赵天“：你快来帮忙呀，冰淇淋都要化

掉啦！”

“是真的冰淇淋哪！”旁边有人羡慕地低呼。

“那当然！我和赵天特意去订的呀！”陈羽飞开心又得意。

生日蜡烛点起来了，陈羽飞和赵天一边一个，将生日蛋糕捧

到齐力面前，大家跟着他们一齐唱：

齐力英俊的面孔笑成了一朵好看又柔软的花：“谢谢大家！

谢谢大家这么费心！”

开始分蛋糕了，李红艳分到一块小小的、有着一朵精致的白

花的蛋糕。

“好看吧！特意切给你的！”陈羽飞朝李红艳亲热地笑着。

李红艳机械地、茫然地笑回去，她拿不准陈羽飞是不是真在

对她说话、对她笑。

冰淇淋真的有点化掉了，花瓣的轮廓已经模糊，开始软软地

往下瘫倒，有小小的乳白的水珠在慢慢地凝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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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红艳惊觉自己的眼角也爬出了同样的水珠时，她被自己

吓了一大跳。她俯下头去吃蛋糕，匆匆忙忙地用手背蹭了一下

眼角。

不，不是因为钱，真的不是因为钱。只是，一切都这样莫名

其妙又偏偏这么理直气壮，除了再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像个

傻瓜，李红艳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感觉。

李红艳是提前告辞出来的。陈羽飞惋惜地说“：你这么快就

走啦？再玩一会儿吧，我们还要玩好大一会儿呢。”

和以前陈羽飞说过的其他一些话一样，李红艳同样拿不准

这句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
一切都是含混的、模糊不清的，远离自己简单的人生经验，

并且也远离妈妈的教导。李红艳无法把握和判断，她只有逃离。

回到家，令她惊讶又高兴的是，左朴竟然坐在家中的客厅

里。妈妈说：“哎呀呀！你怎么才回来？左朴已经来了好大一会

儿啦。”

左朴站起身，黑黑的脸上流淌着真诚的、略带羞涩的笑容：

“你好！”

这是一种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笑容，隔着好几步远，你也能强

烈地、清晰地感受到它的诚意和实在。李红艳觉得眼睛里又有

东西要流出来。她无法说话，只是朝左朴微微咧咧嘴，算是回答

他的问候。

左朴是到城里来参加数学竞赛的，李红艳的爷爷奶奶托他

带了很多自家地里产的东西来。

“我们的领队老师说你们学校的年级参赛选手叫方欣，是个

女生。你认识她吗？”

李红艳点点头。

方欣，就是那个衣着朴素、剪一头短发、成天坐在自己的座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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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上看书的小个子女生。她的座位离陈羽飞很近，仅在前面两

排，但她好像从来不参与陈羽飞他们的课间谈论，她是属于另一

个圈子里的人。

李红艳似乎这才想起来，班上还有其他的同学，其他的圈

子。怎么这么长的时间里，自己眼睛里就一直只有飞来飞去的

陈羽飞呢？

喝一口水，左朴又不知轻重地蹦出一句“：这次为什么你没

参加呢？来的时候，我还想着我们可以在赛场上一见高低呢！”

左朴的话令李红艳有一种仿佛做梦的感觉。她勉强笑一

笑，说 怎么说呢？没有以前的好吧！”“：我现在的成绩

妈妈赶快打圆场“：艳艳刚到城里来没多久，还不适应呢，以

后会好的。”

以后，以后真的会好吗？

站在公共汽车站牌下面，李红艳看着左朴登上几乎空无一

人的公交车，回过头来对自己笑一笑，然后车子带着巨大的发动

机的声响，很快地开走了。

李红艳一个人慢慢地往家里走。路上很安静，有路灯影影

绰绰地在树间照着，李红艳似乎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。她静

静地听着，听着来自自己身体深处的、并不曾改变的呼吸。

原载《少 年第 期年世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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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中很热闹，参加竞选校学生会干部的“校级人物”们正

在散发介绍自己情况的资料。学校里这种顶级水准的场合总少

不了潘也嘉。从托儿所、幼儿园直到现在进了高中，哪一年她都

决不会没了“干部”当，而且基本上都是最高一级“领导干部”。

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她感觉很好。她的邻居，从小学时代起就

一直做她同班同学的卜广存，挤过来跟她笑笑，做个表示胜利的

，字形手势，为她祝福。她发他一张资料，就不屑一顾地对他

挥挥手，让他快过去，别挡其他人的路。这很有些伤人家的自尊

心，不过她向来风风火火、英姿飒爽，管不了那么多婆婆妈妈。

卜广存默默地走开了。潘也嘉忙中偷闲，转过头去目送了他几

步。早在小学里，他就是她手下的“保护国”，是从小长得丰满、

力量强大而又身居少先队大队长高位的女生潘也嘉，帮助小时

长得很瘦弱的他维护了自己的尊严，在其他男生欺负他时，她挺

身而出，向后一捋额前的刘海，气势汹汹地朝对方嚷“：你做啥！

任哥舒

感 觉 很 好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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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做啥！”吓退那些恃强欺弱的家伙。

潘也嘉想竞选的是学生会宣传部长。在此之前，她先得做

一件重要的事：把校文学社组织起来，并且坐定“社长”的位子。

这样“，宣传部长”的竞选也就成功了一半。在卜广存祝福她，而

她不屑一顾地对他挥挥手之后的第二天，她特意找卜广存去了，

说决定介绍他参加全校档次最高的“朝霞文学社”，又补充一句：

“其实我介绍了你，也就意味着你已经被接纳入社，因为我在这

个文学社里基本上决定一切，只是接下来开个会，履行一下选举

社长的程序罢了。”卜广存很有些惊喜，因为朝霞文学社对他这

么一般的人来说可不一般“：你怎 会想到叫我参加朝霞文学

社？“”你是我的老同学嘛，不来吸收你吸收谁？那些高二、高三

的同学一般不再参加文学社，文学社是我们高一的天下。”

选举朝霞文学社社长的会如期举行。潘也嘉率先提议：“我

们文学社的选举别太一本正经了吧，就口头提出候选人，再大家

举个手、表个态，我看就行了。”文学社这帮才子才女都挺潇洒

的，一致同意这个不“一本正经”的潇洒的选举方法。潘也嘉使

劲朝卜广存看去，他被她看得一愣一愣的，不知所措。其实她目

光中的意思很简单：眼下缺一个提她名、选她当社长的声音，尽

管她认为自己完全具备当社长的条件。她在迫切地等待着他这

个老同学、老邻居发挥作用，不断用强烈的目光提示他。他悄悄

地左右顾盼，下意识地搔着头皮。她实在忍耐不住了，只得开口

班把他引出来“：卜广存，咳咳，卜广存是高一（ 的才子，最近有

一篇作文，不，一篇短篇小说，受到语文竺老师高度评价，有家省

级刊物已经决定要采用了⋯⋯”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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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举手发言，顺着潘也嘉的话头嚷道：“那我们就选卜广

存当社长吧。”潘也嘉手心里一阵发冷。卜广存吓一大跳，本能

地又摇头又摇手，坚决否定这个提议。可是文学社众社员一哄

而上，顺水推舟地都附和着选他为社长，不容他有插话的机会。

卜广存真的荣任“朝霞文学社”首任社长了，有点像是在梦

中，他红着脸说不出话。社友们热情地朝他鼓掌。潘也嘉也鼓

掌了，可是她不知道脸上应该堆一些什么表情。会后，卜广存走

过来想跟她讲讲话，她一转身就走掉了。

卜广存还是坚决地找到了一个与潘也嘉交谈的机会。他正

待开口，她抢在前头嚷“：社长大人有何指教？“”我想⋯⋯既然大

家选我做社长，我就把这个文学社的事情干好吧。其实，真的，

完全应该你当社长嘛。“”你在瞎讲什么呀，选了你当社长，你就

当！”她转过头去，没什么好脸色地昂首望着远处。他很诚恳、很

谦虚地说：“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经验，我想，搞一个诗歌朗诵会

吧，能让文学社的开场有一点声势。请你帮着策划一下，行不

行？”他认认真真地看着她。她抬头看天“：开玩笑，我能帮你策

划什么呀。”她伸个懒腰。突然，她转转眼珠，若有所思道“：在这

次活动中请个名人捧捧场倒是真的。我帮你请一个来怎么样？”

“那当然太好啦！”

老老实实的卜广存立刻把潘也嘉将要请来名人的事通报社

友们，大家听了都很高兴。潘也嘉却是随口胡诌，她根本没有这

个打算，直到文学社的排场全部摆开，全体社员呆呆地望眼欲

穿，社长卜广存心急火燎地跑来问名人究竟还来不来，她才慢条

斯理地公布“谜底”，她没有空去请“名人”，只好让大家空欢喜一

场啦，很对不起。而且她还宣布，以后再没时间参加文学社活

动，学校里有更重要的事不能少掉她。

潘也嘉的这一招以及她的傲慢回答引起了公愤，朝霞文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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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接下来的一次活动就是对她进行“缺席审判”，毫不犹豫地替

她办理了“退社”手续。

三

潘也嘉连创败绩：除了没能当上朝霞文学社社长，另外在校

学生会干部的竞选中，不要说什么“部长”，连“干事”之类的都没

捞上一个当。她郁郁寡欢，十分孤独。她耐不住寂寞，考虑下来

还是想进校文学社。她明白这是一厢情愿的事，便使了个小计

谋，将自己已发表在外面刊物的两篇作文掩去署名，写上化名，

然后将此送到朝霞文学社报名，自以为会让人费一番思量猜这

个才华不俗的报名者是谁，从而显示自己的非同一般，先声夺

人，震慑住文学社众人。

众人起先倒真的被震慑了一下，但随后在知道这不凡的“少

年作家”乃潘也嘉时，响起一片反对声，依然不愿与她为伍。

早晨，卜广存骑车上学，潘也嘉在弄堂口拦住他，硬要坐上

他车子后边的书包架，令他带她去学校。他脸红了，说“：这，这

被同学和老师看到⋯⋯很怪的。”她杏目怒睁道“：我就是要坐在

你车上！你真会忘恩负义！”这话里的意思他应该听得出：以前

我潘也嘉保护过你，现在你怎么能不支持我不帮我的忙！

他硬着头皮，让她上车。到校时，男生都起哄，女生都行注

目礼。潘也嘉却目不斜视，一手抓紧卜广存的衣角，一手梳理飘

逸的秀发。他被她逼出满头大汗。渐渐地，她抓他衣角的手越

攥越紧，很明显，她内心是那么的无助、虚弱和孤单。她既想发

泄心中的恼怒，又希望获得精神依靠。

这天放学回到家后，潘也嘉听到两下彬彬有礼的敲门声，她

开了门，没想到是卜广存来找她。他依然很诚恳很谦虚：“我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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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家举行一次文学社活动，想搞得热闹一点，请你来当主持

人，不知道你能答应吗？”卜广存这番主动登门，郑重其事地提出

邀请，让她很高兴。可是她沉吟良久，却说“：你不怕‘很怪的’

了？我又不是你们文学社的人，上你家去干吗呀！”他愣了愣，微

笑道“：我们做邻居那么多年了，加上你比我大好些天，你就算我

的‘表姐’嘛，表姐到表弟家来，怕什么？”他的尊重让她心中很舒

畅，便欣然答应。届时她提前半天到他家，自己花钱买去一大堆

彩纸、彩带、卡通粘贴画什么的，把他家布置成童话宫殿一般，真

正是露了一手。社员们纷纷到来，卜广存热情接待，她面壁站着

翻看一本厚厚的精装书，对熟识的同学们的出现不闻不问，心中

却十分注意大家对屋内装饰的反应，充满期待。客人们的第一

反应是惊讶和欣赏，但当大家发现她正在一旁等着接受赞扬时，

立刻兴味索然，不再作什么评判。潘也嘉已经用自己的高傲伤

害了文学社的朋友们，别人对她作“冷处理”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潘也嘉悻悻地要离去，卜广存拦住她，邀请她列席文学社的

活动。她一抽身坚决地要走，说：“下星期我非把王大成请来不

可，到那时我再‘列席’不迟！”

四

《青春与小鸟》是最近一本非常流行的小说，作者叫王大成，

那么他当然就是眼下的大名人啦。潘也嘉有个亲戚在作协工

作，请个把作家来讲讲课什么的她还是很有办法的。她果然很

快把事办妥了，作家王大成答应一定来见见文学社的同学们，星

期五下午四点钟到校。潘也嘉让卜广存赶快出通知。通知出来

了，观者议论纷纷，许多同学不无担心：我们别又让潘也嘉给耍

了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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